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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瑪竇視野中的中國科技

 *彭少輝（1975-），江蘇泗洪人，現為華南師範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2005級博士生。
**黃世瑞（1948-），安徽壽縣人，現為華南師大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利瑪竇具有很豐富的科學文化知識，他在中西方文化融會方面作出了傑出貢獻。通過他的介紹，

中國在天文學、數學、中醫和手工業、農業方面的成就傳播到了西方，使洋人開始客觀地瞭解中國。

在“東學西漸”方面，利瑪竇功不可沒。

識，為時人所公認；他在語言學習上尤其是漢語方

面刻苦鑽研，頗有天賦。利瑪竇運用他超凡的記憶

力，對中國的四書五經等經典著作竟然倒背如流，

令眾多士大夫歎為觀止，自愧不如。上述因素可謂

得天獨厚，使得他能夠在較短時間裡融入當時中國

的主流社會，與眾多社會精英結交。利瑪竇在明朝

居留甚久，佔去了人生過半的時間，從南到北遊歷

了大半個中國，明末的科技狀況給他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

利瑪竇對明末中國科技的看法

利瑪竇曾經試圖探討造成明末中國科技水準落

伍於西方的主要原因，並給出自己的解釋。他認

為，儒學在當時處於絕對優勢地位，壓抑了人們對

科學的興趣，從而制約了科學的發展；中國人祇重

視科舉，而不重視數學和醫學的研究  　

在這裡每個人都很清楚，凡有希望在哲學領

域成名的，沒有人會願意費勁去鑽研數學或醫

學。結果是幾乎沒有人獻身於研究數學或醫學，

除非由於家務或財力平庸的阻撓而不能致力於那

些被認為是更高級的研究。鑽研數學和醫學並不

利瑪竇 1583年到廣東肇慶傳教，後往韶州、南

昌、南京和北京傳教。學術界對於利瑪竇的研究，

特別是他帶來了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知識，即“西

學東漸”成果頗豐。本文擬就明末西方傳教士們通過

著書、通信等方式對中國科技所作的介紹和傳播即

“東學西漸”等問題作初步的探討，以求教於方家。

利瑪竇是第一個直接掌握中國漢字並對中國傳

統典籍進行研究的西方學者，也是第一次正式向中

國介紹西方科學技術知識的西方學者。不僅如此，

他也把有關中國的科學技術通過書信和日記的方式

介紹給西方。

利瑪竇來華後，在傳播宗教的同時，也向國人

介紹西方科技。他在青少年時期已掌握了自然科學

以及機械工藝、手工藝等方面的知識。與大約三百

年前到過中國的同鄉馬可波羅不同，利瑪竇堪稱一

位受過良好科技訓練的傳教士學者。“利瑪竇在中

國把大部分的精力，都用在中國學術的研究上。他

精於數學，精於製造鐘錶，及日晷，精於物理學，

繪畫學，精於雕刻術及繪製地圖術。”（1）他熱衷於

對自然科學的研究，並以西方科學知識、技術成就

作為他在中國的傳教手段。利瑪竇具備諸多條件能

夠深入瞭解明末的社會狀況：他性情溫和，和藹可

親，人緣極佳；他具有較高的科學素養及豐富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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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人尊敬，因為它們不像哲學研究那樣受到榮譽

的鼓勵，學生們因希望着隨之而來的榮譽和報酬

而被吸引。這一點從人們對學習道德哲學深感興

趣，就可以很容易看到。在這一領域被提昇到更

高學位的人，都很自豪他實際上已達到了中國人

幸福的頂峰。（2）

這是原因之一。其二，利瑪竇認為中國的語言文字

也嚴重阻滯了自然科學在中國取得進展。

中國文字的構造實難以形容，除非親眼見、

親手去寫，就如我們今天正學習的，真不知從何

說起。（⋯⋯）在中國誰識字越多便是最有學問

的人，祇有這些人才能擔任官職，在社會中才有

地位。這就是為甚麼科學在中國不發達的原因。

因為以他們的看法，凡唸所有書籍的人，便知書

中所有的學問。（3）

1954年，著名的英國科學史家李約瑟在其巨著《中

國科學技術史》中提出：中國的科學發明和發現在

公元 1世紀至 15世紀遙遙領先於世界其它地區，可

是，中國的科學為甚麼持續保留在經驗階段，並且

祇有原始型或中古型的理論？歐洲在 16世紀以後就

誕生了近代科學，這種科學已被證明是形成近代世

界秩序的最基本要素之一，而中國文明卻未能產生

相似的近代科學，其阻礙因素又是甚麼？半個多世

紀以來，學者們就此“李約瑟問題”展開了諸多討

論。其實早在四百多年前利瑪竇就已經以他特有的

敏銳眼光，注意到了這一點。中國的科學技術為何

從近代開始落後於西方，其中的原因很複雜，到目

前為止學術界還沒有定論，利瑪竇的兩個觀點有其

偏頗之處，但不失為一種解釋。

關於明末的天文學、數學

利瑪竇初入肇慶時，恰逢 1583年 11月 20日和

1584年 5月 24日兩次日食。當時的欽天監比較準確

地預報了這兩次日食的出現時間。利瑪竇以新奇的

眼光認為，中國科學技術成就同歐洲不相上下。

中國人的智慧，由他們聰明的發明可以得

知，論他們的文字（⋯⋯）他們也用它作各種學

問，例如醫藥、一般物理學、數學與天文學等，

真是聰明博學。他們計算出的日、月蝕非常清楚

而準確，所用的方法卻與我們不同；還有在算學

上，以及在一切藝術和機械學上，真令人驚奇。

這些人從沒有和歐洲交往過，卻全由自己的經驗

而獲得如此的成就，一如我們與全世界交往所有

的成績不相上下。（4）

1584年 9月 13日他在寫給正在澳門的西班牙稅

務司司長羅曼的信中，對中國的地理位置、山川河

流、氣候、物產饒有興致地作了介紹，從其字裡行間

流露的情感來看，雖不無驚異的成份，但總的是一種

心悅誠服和贊賞的神情。他對中國總的觀感是：

中國土地的肥沃、美麗、富有和中國人的智

識與能力，真是卓越異常，太高太大了，如把它

詳細寫出，那就需要幾大冊了。（5）

利瑪竇對中國科學的看法大致在居住於南昌時

發生了轉變，他發現了中國天文學的缺陷。當時，

欽天監日食推算錯誤，南昌市民因日食較官方預期

提前而驚惶失措。而且利瑪竇發現中國人對日月食

成因的解釋簡陋幼稚（認為月蝕是由於“當月之直徑

正對準太陽時，好像由於害怕而驚惶失措、失色，

光也失去而成陰暗之狀。”（6）），由此動搖了先前他

對中國科學的觀點。他遺憾地發現中國的天文學已

落後於西方。居住兩京期間，利瑪竇參觀了南京雞

鳴山北極閣和北京欽天監天文臺，第一次看到了代

表當時最高水準的製作精美、測量準確的中國天文

儀器，如渾天象、渾天儀、量天尺、簡儀、紀限

儀、象限儀、黃道經緯儀等，第一次接觸了中國天

文學的組織結構。通過這些觀察，他瞭解了明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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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天文學的發展狀況，也徹底改變了他對中國天文

學的評價。這時他是這樣描述中國的天文曆算的：

中國人從前關於天文曆算原有很好的知識，

尤其在算學方面有很好的成績。他們的星座和我

們的不一樣，因為中國人把不發光的星也計算在

內。他們不去解釋現象和外表，祇是竭力地推算

日月食和行星運動，就此他們還犯了不少錯誤。

明代典制祇准負責制曆的人研究天文學，因怕人

們借了天象之名，醞釀甚麼陰謀叛亂之事，因此

宮內供養了很多閹宦的天算者，其餘一部分在宮

廷之外。上述曆算者分為兩個衙門，宮內宮外都

一樣分法。一個衙門是照中國古法推測的，一個

衙門是照波斯的法則推算的。其後，宮內宮外再

合在一起，比較結果，互相協助。每一衙門都有

觀象的高臺和平臺。為測天象，製作了曆算用的

紫銅儀器。這些儀器模式很大，樣式很舊。每夜

都有一人整夜在外守候，留意觀測天空有無異常

現象或彗星出現，以便翌晨折奏皇上，同時還應

解釋主何凶吉。

隨着對中國天文學瞭解的日漸深入，利瑪竇對

中國天文學的評價由欽佩有加逐漸變為褒貶參半，

後期更演變為質疑和批評。最能代表此時利瑪竇對

中國天文學狀況看法的是如下評論：

他們沒有一個人知道地球吸引着有重量的

物體，或引力把物體引向地球。他們不知道大

地整個表面大都居住着人，或者人們可以住在

地球相反的兩面而不會跌下去；有些事情他們

可以相信，但有些事情他們許多人卻難以想

象。他們從來不知道，事實上也從未聽說過，

天空是由堅固實體構成的，星體是固定的，並

不是在無目的地遊蕩，有十層天軌，一層包着

一層，由相反的力量推動運行。他們原始的天

文科學一點也不知道橢圓軌道和周轉圓。他們

也不知道相對於地平線，極地的高度隨着地球

上地帶的不同，而且除赤道之外，晝夜的長短

也變化不同。（7）

除因襲中國古代學說之外，中國人沒有其他

能夠站得住腳的學說。他們相信五行學說，沒有

一個人敢懷疑它，哪怕是一點點的疑問也不敢提

出。對於空氣他們一無所知。因為他們看不到

它，充滿空氣的空間，在他們看來是甚麼也沒有

的。（8）

在談到明末的天文學和數學方面時，他說：

中國人不僅在道德哲學上而且也在天文學和

很多數學分支方面取得了很大的進步。他們曾一

度很精通算術和幾何學，但在這幾門學問的教學

方面，他們的工作多少有些混亂。他們把天空分

成幾個星座，其方式與我們所採用的有所不同。

他們的星數比我們天文學家的計算整整多四百

個，因為他們把許多並非經常可以看到的弱星也

包括在內。儘管如此，中國天文學家卻絲毫不費

力氣把天體現象歸結為數學計算。他們花費很多

時間來確定日月蝕的時刻以及行星和別的星的品

質，但他們的推論由於無數的錯訛而失誤。最後

他們把注意力全部集中於我們的科學家稱之為占

星學的那種天文學方面；他們相信我們地球上所

發生的一切事情都取決於星象。（9）

利瑪竇還提到了一個關於中國天文學科學研究

的體制問題，那就是“近親繁殖”現象。他說：

目前管理天文研究的這個家族的始祖，禁止

除以世襲入選者之外的任何人從事這項科學研

究。禁止的原因是害怕懂得了星象的人，便能夠

破壞帝國的秩序或者是尋求這樣做的機會。（10）

利瑪竇對中國明末的數學有很多評價。在算學

方面，他認為，歐洲人的算學要比中國的更簡單和

更有條理。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算盤作為當時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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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發達的標誌和最先進的計算工具，給利瑪竇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說：“中國人在木框上計數，

那上面有圓珠沿着棍條滑動並挪動位置以表示數

目。”他對這種計算工具的評價是：“這個方法儘管

嚴密，但易發生錯誤，肯定在科學應用方面是有局

限的。”（11）

在談到《幾何原本》的翻譯時，利瑪竇認為中國

人特別重視數學，但是教學方法還沒有實現近代化

的轉變。他這樣寫道：

中國人最喜歡的莫過於歐幾里得的《幾何原

本》一書。原因或許是沒有人比中國人更重視數

學了，雖則他們的教學方法與我們的不同；他們

提出了各種各樣的命題，卻都沒有證明。這樣一

種體系的結果是任何人都可以在數學上隨意馳騁

自己最狂誕的想象力而不必提供確切的證明。（12）

中國古代數學以計算見長，但是缺乏歐幾里得幾何

學那樣的演繹體系，正如利瑪竇所說：“歐幾里得

則與之相反，其中承認某種不同的東西；亦即，命

題是依序提出的，而且如此確切地加以證明，即使

最固執的人也無法否認它們。”（13）

利瑪竇敏銳地看到了中國數學存在的缺陷，

這是他的高明之處，這也點出了徐光啟等人為何

急於學習西方幾何學的原因所在，彼之長正是我

之短也。

關於中國的中草藥和醫學

利瑪竇對中草藥方面介紹頗多。他評價道：

中國的藥草豐富，而在別處則祇有進口才

行。大黃和麝香最初是撒拉遜人從西方帶進來

的，在傳遍到整個亞洲以後，又以幾乎難以置信

的利潤出口到歐洲。（⋯⋯）在這裡還可以找到

葡萄牙人叫作中國木而別人則叫作聖木的那種能

治多種疾病的名藥。它不用栽種，野生在荒地

上，祇要花點採擷它所必需的人工錢就能買到，

但卻以高價出口。（14）

另外，利瑪竇可能自己用大黃治過病，所以他甚至

連這種藥材的價格也瞭若指掌：“在這裡買一磅大

黃祇要一角錢，而在歐洲卻要花六、七倍之多的金

塊。”（15）

在利瑪竇眼裡，中國人在醫療技術方面，用藥

非常簡單，用按脈的方法治病非常成功。他認為雖

然中醫的醫療技術方法和西醫大為不同，但是從本

質上講還是一致的：

中國的醫療技術的方法與我們所習慣的大為

不同。他們按脈的方法和我們的一樣，治病也相

當成功。一般說來，他們用的藥物非常簡單，例

如草藥或根莖等諸如此類的東西。事實上，中國

的全部醫術就都包含在我們自己使用草藥所遵循

的規則裡面。這裡沒有教授醫學的公立學校。每

個想要學醫的人都由一個精通此道的人來傳授。

在兩京都可通過考試取得醫學學位。然而，這祇

是一種形式，並沒有甚麼好處。有學位的人行醫

並不比沒有學位的人更有權威或更受人尊敬，因

為任何人都允許給病人治病，不管他是否精於醫

道。”（16）

正因為中醫的發達，所以“中國土地是很清潔健康

的，記得在那裡沒有發生過瘟疫和傳染病，所以充

滿各處的是白髮老人”（17）。利瑪竇在中國時間長達

二十八年，其間適逢瘟疫和傳染病在中國的低發

期。但毋庸諱言，中醫在利瑪竇眼中，是充滿神奇

力量和有療效的。

關於中國的工藝技術

在利瑪竇看來，中國既有各種各樣的原料，又

有天賦的經商之才，因此那時候大部分機械工藝都

很發達。他評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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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在其他方面確實是很聰明，在天賦上

一點也不低於世界上任何別的民族。

他同時也很尖銳地指出，由於中國開始趨向於保

守，與外界的交流很少或是沒有，導致機械工藝水

準的利用偏低：

但在上述這些工藝的利用方面卻是非常原始

的，因為他們從不曾與他們國境之外的國家有過

密切的接觸。而這類交往毫無疑義會極有助於使

他們在這方面取得進步的。（18）

中國的印刷術，發明和使用比歐洲要早，因為

教會需要印製大量印刷品，利瑪竇接觸的較多，對

雕版印刷他有詳細論述。他說：

他們印書的方法十分巧妙。書的正文用很

細的毛製成的筆蘸墨寫在紙上，然後反過來貼

在一塊木板上。紙乾透之後，熟練迅速地把表

面刮去，在木板上祇留下一層帶有字跡的薄薄

的棉紙。然後工匠用一把鋼刻刀按照字形把木

板表面刻掉，最後祇剩下字像薄浮雕似地凸

起。用這樣的木板，熟練的印刷工人可以以驚

人的速度印出複本，一天可以印出一千五百份

之多。（19）

利瑪竇對雕版印刷的優點進行了很有見地的分

析，可見他對這種技術很有研究：

他們的印刷方法有一個明確的優點，即一旦

製成了木版，就可以保存起來並可以用於隨時隨

意改動正文，也可以增刪，因為木版很容易修

補，而且用這種方法，印刷者和文章作者都無需

此時此地一版印出極大量的書，而能夠視當時的

需要決定印量的多少。我們從這種中文印刷辦法

中得益匪淺，因為我們利用自己家中的設備印出

了我們從各種原來寫作的文字譯成中文的有關宗

教和科學題材的書籍。

他還對當時東西方的印刷做了對比：

中國印刷工人刻這類木版的技術非常熟練，

製作一個所花的時間並不比我們一個印刷工人排

版和做出必要校正所需的時間更多。這種刻製木

版的辦法極適合中國字既大又複雜的特點，但我

不認為它能適用於我們歐洲的字型，我們的字型

太小很難刻在木頭上。（20）

他描寫了中國所用的紙張：

紙的使用在中國要比別的地方更為普遍，製

造方法也更多樣化。但這裡生產的最好的紙也遠

不如我們自己的許多產品。它不能在正反兩面都

印刷或書寫，所以我們的一張紙就等於他們的兩

張紙。此外，它很容易撕壞，不能耐久。有時他

們把紙製成正方形，邊長一步或兩步。他們用棉

纖維製成的紙和西方所能有的最好的紙一樣潔

白。（21）

當時利瑪竇為何對中國的紙張品質頗有微辭呢？西

洋紙又是如何呢？我們可以從明人對西洋紙的見識

中領略一二。明末筆記小說《客座贅語》有對利瑪竇

帶來中國的印刷品所作的描述：

其書裝訂，如中國宋折式，外以漆革周護

之，而其際相函，用金銀或銅屈為戌絡之。書上

下塗以泥金，開之則頁頁如新，合之儼然一金塗

版耳。

從中我們反過來可以想見當時愛書的中國士大夫

們，對精緻的西方印刷術、優美的裝幀藝術以及優

良紙張的讚歎之情。尤其是筆記中提到的泥金粉飾

給時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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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王肯堂的贊譽，他說：

余見西域歐羅巴國人利瑪竇，出示彼中書籍，

其紙白色如繭，薄而堅好，兩面皆字，不相映

奪，贈餘十番，受墨不滲，着水不溽，甚異之。

顧起元在《客座贅語》中也有類似的描述：

（利瑪竇）攜其國所印書冊甚多，皆以白紙

一面反複印之，字皆旁行，紙如今雲南綿紙，

厚而堅韌，板墨精甚，間有圖畫人物屋宇，細

若絲髮。

可見西洋書籍裝潢精美、紙質堅韌、潔白光滑、鍍

金裝飾，確為精品。我們必須說明一點的是，在這

裡他提到中國古書用紙，並不準確，因為並不祇是

單面的，中國紙張其實也有雙面印刷的。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發明火藥、使用火器的國

家。然而令人遺憾的是，中國人並沒有在利用火藥

加強國防裝備方面下太多的功夫，以達到富國強兵

的功效。在利瑪竇看來，中國的火藥“相當多，但

並不廣泛用於製備黑色火藥，因為中國人並不精於

使用槍炮，很少用之於作戰”。相反，它被不恰當

地用來製造焰火並廣泛運用到娛樂領域和慶典活動

中去了。對此，利瑪竇表示深為惋惜：

中國的硝石大量用於製造焰火，供群眾性娛

樂或節日時燃放。（⋯⋯）他們製作焰火的技術

實在出色，幾乎沒有一樣東西他們不能用焰火巧

妙地加以摹倣。他們尤其擅長再現戰爭場面以及

製作轉動的火球、火樹、水果等等，在焰火上

面，他們似乎花多少錢也在所不惜。

正是因為中國在煙火製造技術的表演這一科學方

面，利瑪竇認為：“南京超過了全國其他地區，或

者也超過了全世界的其他地區。”（22）當利瑪竇在為

中國惋惜之時，西方已經在加緊對火藥技術在軍事

方面大規模的改進，所製造的火器遠遠超過了明朝

的水準。

此外，利瑪竇還向西方介紹了一些他認為是比

較特殊的手工業技術。中國瓷器向為歐洲人所青睞，

利瑪竇在他的著作中沒有提及到中國瓷器的具體製作

工藝，但他正確地指出中國最好的瓷器產自江西：

最細的瓷器是用江西所產黏土製成，人們把

它們用船不僅運到中國各地而且還運到歐洲最遙

遠的角落，在那裡它們受到那些欣賞宴席上的風

雅甚於誇耀豪華的人們所珍愛。（23）

在他的一封書信裡，利瑪竇明確指出江西饒州（今

景德鎮）是當時中國最重要的瓷器生產基地。他還

注意到中國瓷器有很強的耐熱性，不會因食物過熱

而破裂。最令他驚歎的是，中國人能用銅絲縫合破

裂的瓷器，使之滴水不漏。

關於玻璃製造工藝，當時中國雖然也出現了，

但是利瑪竇認為顯然無法與西方相比：“這裡的人

民也學會了吹製玻璃的工藝，但他們的手藝遠遜於

我們在本國所看到的。”（24）

絲綢也是利瑪竇非常感興趣的。他寫道：

他們也盛產絲綢，它的細緻柔軟，是閣下及

其他人都無法置信的，除非親身來過澳門，也可

見到上船運往印度或日本的龐大貨物（⋯⋯）人

們雖儉於消費，但穿綢緞很是普遍的。（25）

在遠東除中國外沒有任何地方那麼富饒絲

綢，以致不僅那個國度的居民無論貧富都穿絲著

綢，而且還大量地出口到世界最遙遠的地方。

（⋯⋯）在中華帝國的編年史上，我發現早在基

督誕生前 2636年就提到絲綢工藝，看來這種工

藝知識從中華帝國傳到亞洲其他各地、傳到歐

洲，甚至傳到非洲。（26）

關於釀酒業，他也有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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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用高粱與米釀成各種酒類；因此，即使

很窮的人，買五毛錢的酒，也可足一天之用，而

不習於喝水。普通不用葡萄酒，我不知是否由於

不知，或是由於生產量少的關係。（27）

其實中國古代葡萄酒的釀造也很發達，大部分是供

王公貴族消費。利瑪竇這時初入中國，不知這一情

況自然很正常不過了。

關於中國的冶煉鑄造，利瑪竇也感興趣，並把

它與西方的作坊手工業作了對比。他認為中國的金

屬礦藏豐富，在工藝方面中西差距不大，他說：

所有已知的金屬毫無例外都可以在中國找到。

除了黃銅和普通的銅合金之外，中國人還製作一種

倣銀的金屬，但並不比黃銅價錢更貴。他們用熔化

的鐵可以塑造比我們更多的物品，比如大鍋、壺、

鐘、鑼、缽、柵門、熔爐、武器、刑具和很多別的

東西，手藝和我們的金屬工藝差不多。（28）

關於中國的農業生產與農業技術

對中國的主要農產品和耕作技術，他說：“麥

子與稻米以及其他蔬菜，產量遠超過西班牙（⋯⋯）

他們耕種似乎比我們更好。”（29）

中國當時富饒的物產可以說是令利瑪竇目不暇

接，他的介紹遍及糧食作物、蔬菜瓜菓、魚肉牲

畜、金屬木材等等。他介紹說，中國人的作物有大

米、小米、冬小麥等，其中主要是大米，大米一年

兩收或三收，產量遠遠高於歐洲；中國蔬菜種類繁

多，且中國人蔬菜食用量比歐洲人多得多，甚至有

很多人終生素食；中國花草豐美，有很多花是歐洲

人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中國水菓豐富，除橄欖

和杏仁外，當時歐洲所有已知的主要水菓中國都

有。他還特別介紹了他認為味道鮮美的荔枝、龍眼

和柿子；中國人不像歐洲人那樣用葡萄釀酒，而是

用大米等糧食種子製酒；中國人最長吃豬肉，但

雞、鴨、鵝、馬、騾、驢、狗也同樣受歡迎，甚至

鹿、野兔等野味也不鮮見；中國江河湖海魚群充

斥，森林裡沒有獅子，但虎、熊、狼、狐大量存

在；中國有橄欖樹，也結橄欖，產量也不少，多作

燃料用。至論糖、蜜、香料以及其它藥材等，無不

應有盡有。

中國天生好奇與樂觀，它整個看來像一座大

花園，並有無可形容的寧靜與安祥。陸地上充滿

着果樹、森林、蔬菜，大部分整年一片青綠，充

滿着廣大的良好田地和豐盛的莊稼。（30）

關於棉花種植及棉紡織業，利瑪竇顯得有些缺

乏常識。他說：

棉籽傳入這個國家祇是四十年前的事，因為

土地肥沃，生長得很好，以致中國可以生長的棉

花足夠供應全世界。（31）

他說的後半句話是事實，有明人記載可以為證：

蓋自古中國所以為衣者，絲、麻、葛、褐四

者而已。漢唐之世，遠夷雖以木棉入貢，中國未

有其種，民未以為服，官未以為調。宋元之間，

始傳其種入中國。關陝閩廣，首得其利，蓋此物

出外夷，閩廣海通舶商，關陝壤接西域故也。然

是時猶未以為征賦，故宋元史食貨誌皆不載。至

我國朝，其種乃遍佈於天下，地無南北皆宜人，

人無貧富皆賴之。（32）

但是照利瑪竇所說，棉籽傳入中國是他來中國之前

約四十年前，就不符合歷史事實了，應該比利瑪竇

所說的時間至少要提前二百年。

利瑪竇還詳細記載了蜚聲中外的飲料   　 茶。

他與他的同胞馬可波羅相比有一個有趣的現象：那

就是二人在中國期間都與高層社交界有過密切的接

觸，然而馬可波羅在他的遊記中卻未對茶留下隻言

片語，而利瑪竇所述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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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種灌木，它的葉子可以煎成中國人、

日本人和他們的鄰人叫做茶（Cia）的那種著名

飲料。

他對茶葉的採摘過程可能有所瞭解，但對茶葉製作

過程顯然外行   　

在這裡，他們在春天採集這種葉子，放在蔭

涼處陰乾，然後他們用乾葉子調製飲料，供吃飯

時飲用或朋友來訪時待客。在這種場合，祇要賓

主在一起談着話，就不停地獻茶。這種飲料是要

品啜而不要大飲，並且總是趁熱喝。它的味道不

很好，略帶苦澀，但即使經常飲用也被認為是有

益健康的。（33）

不僅如此，利瑪竇的觀察特別細緻，他發現中

國與近鄰日本在飲茶習慣上有所區別：

日本人用這種葉子調製飲料的方式與中國人

略有不同。他們把它磨成粉末，然後放兩三湯匙

的粉末到一壺滾開的水裡，喝這樣沖出來的飲

料。中國人卻把乾葉子放入一壺滾水，當葉子裡

的精華被泡出來以後，就把葉子濾出，喝剩下的

水。”（34）

他對這兩種截然不同的飲茶方式未予評論。中日兩

國的茶葉品級及價格也是他所感興趣的：“這種灌

木葉子分不同等級，按品質可賣一個或兩甚至三個金

錠一磅。在日本，最好的可賣到十個或甚至十二個金

錠一磅。”（35）

漆也是利瑪竇在劄記中詳細記述的。他認為中

國漆的生產原料是從某種樹幹裡擠出來的一種特殊

的樹脂   　

它的外觀和奶一樣，但粘度像膠。中國人

用這種東西製備一種山達脂（Sandarac）或顏

料，他們稱之為漆（C i e），葡萄牙人則叫做

（ciaco）。（36）

利瑪竇對中國漆的用途和功能有所研究：

它通常用於建造房屋和船隻以及製作傢俱時塗

染木頭。塗上這種塗料的木頭可以有深淺不同的顏

色，光澤如鏡，華彩耀目，並且摸上去非常光滑。

這種塗料還能耐久，長時間不磨損。應用這種塗料

很容易倣造任何木器，顏色或紋理都很像。正是這

種塗料，使得中國和日本的房屋外觀富麗動人。（37）

利瑪竇有一個很有趣的看法，他認為中國人的

習慣是進餐時餐桌上不舖臺布，是因為：

如果桌子失去光澤或被殘羹剩飯弄髒，祇要

用水洗過用布擦乾，馬上就可以恢復光澤，因為

這層薄薄但堅硬的塗料足以防止污漬久留。（38）

綜上所述，本文從明末的天文學、數學，中醫

學，工藝技術以及農業生產和技術四個方面，概述

了利瑪竇視野中的明末科技以及他對中國科技的印

象和認識。其中有對中國科技文明的尊重，也表現

出他以西方近代科學衡量中國時的獨特視角，某些

觀點至今猶發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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